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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

王志清，黄旦怡

摘 要: 刘禹锡是吴文化塑造的一个重要个例。他的一生与吴地密切相关，吴地生活是其生命旅
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其个性、才华、思想都打上了深刻的吴地烙印。吴地的
山水人文塑造了刘禹锡热爱自然、崇尚雅趣的文化性格，铸造了他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的情感与趣
尚。而刘禹锡牢靠的吴地文化自觉，也规范了他的诗美取向、题材撷取，形成了宏放而清绮的诗风。他
在诗歌理论上提出的“境生于象外”的著名诗学命题，成为中国诗美学的意境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过渡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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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是中唐诗坛翘楚，“三十年来天下
名”①，享有“诗豪”与“国手”的赞誉，堪与“韩
孟”、“元白”相颉颃。刘禹锡的一生与吴地有
着密切的关联，吴地生活是其生命旅程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其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吴地
的山水人文塑造了他的文化性格，形成了他非

常牢靠的吴地文化自觉，也规范了他的诗美取

向、题材撷取，形成了他个性鲜明的诗歌风格与
诗歌理论。

一、刘禹锡的吴地行迹与文化浸渍

吴地乃江南之核心地段，自古自然条件优

越，人文环境非常富裕，才人辈出，艺术璀璨。
唐代宗大历七年 ( 772 ) ，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嘉
兴。“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②，
又有“浙右列城，吴郡为大，地广人庶”③的盛

誉。吴地自然环境钟灵毓秀，社会稳定，经济富
饶，文化发达，较少受到战乱的破坏，特别是安

史乱后北人大量涌入。刘禹锡十九岁始北游长
安，贞元九年，一举及第，后又连中三科，即“擢
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④，此后随着昙花一现
的永贞革新而经受着“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巴
山楚水凄凉地”的放逐，这之间，也有为官吴地
的经历。吴地对刘禹锡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
刘禹锡对吴地也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而让他

以“江南客”自许。他在吴地的岁月，也是他一
生中最惬意的时光。刘禹锡在日后还常常深情
回忆其青少年时期快乐的日子，其《送裴处士
应制举》中写道: “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
联墙住。垂钩斗得王馀鱼，踏芳共登苏小墓。
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⑤王馀鱼
即比目鱼，是当时江南地区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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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①，自小熟读
经典，广泛涉猎，含英咀华。《刘氏集略说》云:
“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
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②权德舆
对刘禹锡很是赏识。《献权舍人书》云: “禹锡
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③他
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涉猎诸子百家，“纷吾本孤
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④。
而他与当时极负盛名的二诗僧的游从，对于诗

人刘禹锡来说，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机缘。他
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江南著名诗

僧皎然与灵澈，亲得二诗僧的精心调教，此后几

十年的往来酬唱，更是深得灵澈诗法之精髓。
诗僧灵澈是大历江南诗人中唯一经历中唐前后

期的，对于衔接大历和贞元诗坛，尤对元和诗风

的开启有重要影响，刘禹锡取其清丽放逸。灵
澈圆寂十七年后，刘禹锡在为其诗集写的《澈
上人文集纪》中回忆幼年与诗僧游从的情景
说:“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
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

教。”⑤吴中文化可谓是他们之间的枢纽。尤其
影响深远的是，皎然、灵澈善于撷取民歌的养分
来写诗，刘禹锡亦取法乎此; 诗学上皎然讲“取
境”，灵澈讲“意静”，刘禹锡亦同此理念。
吴地的温山软水，以及吴地的文化传统与

人文精神，培养出刘禹锡崇尚清绮明丽的诗学

趣味。吴地的经历，也自然使刘禹锡在情感上
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譬如南朝的“三谢”
( 谢安、谢灵运、谢朓) 就让他崇拜至极，也对其
影响甚深，具有终生精神相伴的不解情缘。诗
中直言:“恩华辞北第，潇洒爱东山”( 《和李相
公以平泉新墅获方外之名因为诗以报洛中士君

子兼见寄之什》) 。东山位于今浙江省上虞市
西南，东晋谢安隐居处，紧挨着刘禹锡幼时的居

住地。《晋书·谢安传》载:“安虽放情丘壑，然
每游赏，必以妓女从。”⑥诗文典故上，东山即是

谢安的指代，即是功成名就、潇洒风流的代名
词。刘禹锡在扬州期间，最爱去法云寺游观。
这里原为东晋谢安的居第，其姑母出家，以此旧

宅建寺名法云。寺内两株大桧树，相传就是谢
安种的。刘禹锡曾有诗《谢寺双桧》云此: “双
桧苍然古貌奇，含烟吐雾郁参差。晚依禅客当
金殿，初对将军映画旗。龙象界中成宝盖，鸳鸯
瓦上出高枝。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
时。”⑦那日夜常明的灯，还是曾经照耀谢安的
前朝点燃的火焰，这与“古人不识今时月，今月
曾经照古人”同妙。诗人怀古思今，生成念及
此生的感慨。谢安成为刘禹锡的精神高标，其
诗作屡屡以“东山”提及，如“从此东山非昔游”
( 《伤秦姝行》) 、“东山旧路独行迟”( 《窦夔州
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因和之》) 、“谢公
莫道东山去”( 《庙庭偃松诗》) 、“请向东山为
近邻”( 《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 、
“东山与东阁，终冀再经过”( 《将之官留辞裴令
公留守》) 、“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
流”( 《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 、
“天下苍生望不休，东山虽有但时游”( 《奉和裴
令公夜宴》) 等，诗人大量用此典事，表现了深
深的惊羡与自况之情。
刘禹锡的诗中还频繁出现“大谢小谢”的

典事。用大谢诗典的如: “海峤新辞永嘉守”
( 《酬令狐相公赠别》) 、“谢墅阅池塘”( 《和乐
天洛城春齐梁体八韵》) 、“兴发春塘草”( 《浙
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

继声》) 、何必池塘春草生( 《裴侍郎大尹雪中遗
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

然仰酬》) 、“蕙草芳未歇，绿槐阴已成”( 《酬令
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 、“自言买笑掷黄
金，月堕云中从此始”( 《泰娘歌》) 等。
刘禹锡诗中提及谢朓的更多，如“谢守工

为诗”(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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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二十韵》) 、“谢公高斋吟激楚”( 《和浙西
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 、“谢守瑶
华赠”( 《和州送钱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于华州
觐省》) 、“谢守何烦晓镜悲”( 《苏州白舍人寄
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 、“沙浦王
浑镇，沧州谢朓城”( 《历阳书事七十四韵》) 、
“更报明朝池上酌，人知太守字玄晖”( 《酬窦员
外旬休早凉见示诗》) 等。刘禹锡诗《九华山
歌》:“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
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按:
《元和郡县图志》卷 28 宣州宣城县:“敬亭山在
州北十二里，即谢朓赋诗之所。”谢朓为宣城太
守时有诗《游敬亭山》。谢朓还有诗“寒城一以
眺，平楚正苍然”( 《宣城郡内登望》) ，古人说刘
禹锡《汉寿城春望》“此篇从之出也”①。刘禹
锡的诗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跳出了谢朓的名

句，活用谢朓诗典。如刘诗《和令狐相公晚泛
汉江书怀寄洋州崔侍郎阆州高舍人二曹长》
“江澄暮霞生”，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馀
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刘诗《答柳子厚》“会
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谢朓《休沐重还道
中》:“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谢朓《暂使下
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寄言罻罗
者，寥廓已高翔。”刘诗《河南王少尹宅宴张常
侍二十六兄白舍人大监兼呈卢郎中李员外二副

使》“礼成同把故人杯”，谢朓《离夜》: “山川不
可梦，况乃故人杯。”刘诗《窦朗州见示与澧州
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芷江兰浦限无梁”，
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风云有鸟道，江汉限无梁。”刘诗《历阳书事七
十四韵》“远岫低屏列”，刘诗《重送浙西李相公
顷廉问江南已经七载后历滑台剑南两镇遂入相

今复领旧地新加旌旄》“窗中远岫列三茅”，谢
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窗中列远岫，庭
际俯乔林。”
刘禹锡生于吴地，长于吴地，学于吴地，日

后也为官于吴地。吴地对刘禹锡有着刻骨铭心
的影响，刘禹锡的“三谢”崇拜，即是其深受吴
文化熏染的明证，也反映了他在青少年时期的

阅读内容与欣赏趣味，并且铸成其热爱自然、崇
尚雅趣的文化性格。刘禹锡的个性、才华、思想
都打上了吴地的烙印，形成了吴地的文化自觉，

吴地也一直牵引着刘禹锡的情思，进而也规范

了他的诗歌美学取向、诗歌内容题材、诗歌风格
旨趣。刘禹锡诗歌中大量的作品也写作于吴
地，吴地山水人文，不仅从精神层面塑造了刘禹

锡，而且为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生成

了不断激发的创作灵感，以及清丽放逸的美学

取向。

二、刘禹锡的吴地文化自觉
与其诗的吴地印记

吴地生活成为刘禹锡创作的不竭源泉与灵

感。一方面，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大量撷入吴地
物象，极大丰富与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另一方

面，其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吴地情怀与意象，以及

遗古故苑、风土民情等其他吴地元素，也使其诗
歌凸显出鲜明的吴地印记。
( 一) 刘禹锡诗中大量的吴地物象

吴地自古就是江南文采风流地，山有灵岩

虎丘之胜，水有五湖三江之饶。陆机的《吴趋
行》诗对吴地大加赞美说: “山泽多藏育，土风
清且嘉”;“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②。刘禹
锡自小在这种山水人文环境中浸润，吴地的草

木与其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吴地的生态环境
中，水是其特别滋润的元素。因此，“水”意象
在刘禹锡的诗中频繁出现，“水”的字眼高达
200 余处。其他的吴地风物也触目皆是，我们
将之统计为表 1( 见下页) 。
此表可以说明: 1． 刘禹锡的吴地物象异常

丰富; 2．刘禹锡在吴地的创作多用吴地物象; 3．
刘禹锡不是吴地的创作( 如洛阳、长安、汴州等
地) 也常常用吴地物象; 4． 刘禹锡各个时期的
创作都有吴地物象出现。因此，我们能够得出
一个结论:吴地的物候景象，对刘禹锡的浸渍极

其深刻与牢靠，已经进入且流动于其血脉，当其

命笔时则自然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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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刘禹锡诗歌吴地物象一览表

写作时间 写作地 吴地物象( 包括地名)

贞元十六七年左右、宝历二年冬 扬州
扬子、南塘、沙尾、淮海、广陵郡、江城、隋河、古江津、栖灵
寺塔、谢寺、双桧

贞元十七年左右 润州 招隐寺、楚野、南禽
贞元中、大和二至四年间 长安 华亭、仙禽、稽山、平湖、华亭鹤、镜湖、南徐、白苹、东山
永贞九年 赴连州途中 西州

元和二年、七年至九年间 朗州 吴宫、东山、赤堇、阊门、皋桥、越江、越岭、《桃叶》
元和十一年至十二年间 连州 白苹、剡中、东山

长庆三年至四年间 夔州
隋宫、女妓( 苏小小) 、嘉禾驿、苏小墓、王馀鱼、方山、真娘
墓、吴女墓、扬州、扬子津

长庆四年 西塞山 金陵、石头
长庆四年秋 江州 《白符鸠》

宝历元年、二年间 和州

五湖、海门双青、吴门、山阴、土山、京口、铁瓮、北固山、临
江亭、帝王州、隋宫、海门、海西门、二八城门、山寺、虹桥、
白苹、石头城、淮水、乌衣巷、朱雀桥、台城、生公讲堂、江令
宅、秦淮、江家宅

宝历二年秋 金陵 寒山、南朝寺、台城、冶城、征虏亭、蔡州、幕府
宝历二年冬 楚州 开元寺、山阳、清淮、韩信庙

大和元年、二年、五年 洛阳
骆驼桥、苹风、箬下春、妓、( 贡) 茶、双鹤、华亭、吴苑、北固
山、吴侬、吴宫、新燕、长洲

大和六年至八年间 苏州

西楼、湖( 太湖) 、洞庭、吴苑、馆娃宫、姑苏台、故宫、三百
七十桥、吴娃、苏小小、虎丘山、吴趋、鹤、华亭、故苑、西楼、
吴宫、秦望、禹穴、古堤、若邪溪、阖闾城、松江、吴门、好寺、
稽岭、西山、茶、顾渚春、娇娃、椒壁、采香径、震泽、支硎寺
(报恩寺) 、虎丘、牛头( 峰) 、马迹( 石) 、扬子江、阊门、武丘
寺( 虎丘寺) 、望海楼、珍木、碧池( 剑池)

大和八年 赴汝州道中 金山寺

大和八年秋 汴州 东山

大和八年至九年间 汝州 华亭、鹤、景阳楼、三茅、朱方、吴米
大和九年冬、开成元年

至四年间、开成二年至会昌元年
洛阳

东山、五湖、建业、京口、会稽、白莲、吴门、震泽、奇石、御
亭、太湖、怪石、扬州

未编年 未详 丹徒、淮南、扬州、鲈鱼

( 二) 刘禹锡诗中的软语吴吟

自小生活于吴地，可以肯定的是刘禹锡的

方言自然是吴侬软语，也可以推断他必然熟悉

吴声，深受吴歌的熏陶。而这些推论，在其日后
完成的诗歌创作中也得到验证，可见其汲取乐

府民歌营养的自觉，也可见诗中吴歌影响

的深刻。
“侬”乃吴语中最突出的人称指代词，吴人
常被称为“吴侬”。至今苏州话依然是以“吴侬
软语”称之。吴人自称“我侬”，称人则“渠侬”

“个侬”“他侬”。唐代嘉定隶属苏州的，有所谓
“三侬之地”。高德基《平江记事》记道: “嘉定
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乡音与吴城尤异，其并

海去处，号三侬之地，盖以乡人自称曰吾侬、我
侬，称他人曰渠侬、你侬，问人曰谁侬。”①刘禹
锡诗中使用“侬”之口语的现象特别醒目。如
“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 《福先寺
雪中酬别乐天》)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
似侬愁”( 《竹枝词九首》其二) ; “何物令侬羡，
羡郎船尾燕”( 《淮阴行五首》其四) ; “君家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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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谙”、“侬入无度数”( 《插田歌》) 等。吴语中
还常在称谓或人名前加“阿”来表亲切的语气。
“阿”在刘禹锡的诗中也频繁出现，如“映叶疑
开阿母桃”( 《吐绶鸟词》) 、“春深阿母家”( 《同
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其二) “阿母种桃云海
际”( 《步虚词二首》其一) “合在增城阿姥家”
( 《思黯南墅赏牡丹花》) 等。刘禹锡在诗中还
常用吴方言“伊”来表示第三人称。如《送李策
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
诗中连连出现“伊”字:“岂伊山水异，适与人事
并”、“惟昔与伊人，交欢在夙龄”等。此外，刘
禹锡的《何卜赋》中也用“伊”:“人莫不塞，有时
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间，
伊我兮久而滋蔓。”《伤往赋》中还多次用“伊”，
如“叹独处之邑邑兮，愤伊人之我遗”等。这些
都表明，吴语的语汇已经渗入刘禹锡的血脉之

中，形成了他的文化肌理。刘诗中多运用温软、
婉转、甜美的吴语。比如《赠日本僧智藏》“为
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中的“宁馨”
是至今吴中人语言表示“若何”或“如此”之意。
刘禹锡生活在被誉为“一唱值千金”之民

歌盛行的吴地，即便是放逐，也多在朗、连、夔、
和等江南地域，他对江南民歌似乎具有特殊的

好感，也善于撷取民歌的养分来写诗。其《杨
柳枝词八首》其一: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
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
枝。”诗人明言乃是新翻。《和乐天洛下醉吟寄
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云: “旧相临戎非称
意，词人作尹本多情。从容自使边尘静，谈笑不
闻桴鼓声。章句新添塞下曲，风流旧占洛阳城。
昨来亦有吴趋咏，唯寄东都与北京。”诗中“昨
来亦有吴趋咏”，直言自己的诗亦乃吴咏。吴
趋，即吴地，或即吴门，至今苏州还有“吴趋坊”
的地名，如陆机的《吴趋行》。吴趋，还是一种
曲子，即为“吴趋曲”，又叫“吴吟”，是吴地特有
的音调，晋人崔豹《古今注·音乐》: “《吴趋
曲》，吴人以歌其地也。”陆机的《吴趋行》诗，早
就有“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①的描写。
李白诗中也频繁出现吴趋吴吟: “我有吴趋曲，
无人知此音”( 《赠薛校书》) ; “试发清秋兴，因

为吴会吟”( 《送鞠十少府》) ; “昨夜谁为吴会
吟，风生万壑振空林”(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
吟》) 。刘禹锡将自己的唱咏直接说成是“吴趋
咏”，是其对吴地乐府歌谣自觉接受并主动仿
作的确认。其《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
词》、《堤上行》、《采菱行》、《杨柳枝词》等都深
得南朝江南民歌的韵味，是极其显著的吴声、楚
歌的影响。
刘禹锡还用吴声写乐府《三阁辞四首》等，

或者是把诗歌写成吴声的民歌味，如其《堤上
行三首》等。《堤上行三首》诗云: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
是诗大约写于刘禹锡任夔州刺史到和州刺

史时，即公元 822 年( 长庆二年) 到公元 824 年
( 长庆四年) ，明显可见吴地民歌对他的影响。
诗人很善于捕捉生活形象:酒旗、楼台、樯橹、争
渡的人群、幽轧的桨声，《桃叶》与《竹枝》的民
歌吟唱，画面感极强，生动而逼真地展示了江南

水乡的风俗画，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和浓郁的生

活气息。尤其是诗人兼用音响效果，江边堤上
歌声四起，相和相应，而作为江南民歌代表性的

《桃叶》与《竹枝》的插入，成为一种具有特殊符
号性质的鲜明的地方特色，也足以明证吴歌吴

吟对刘禹锡的吸魂慑魄的魔力。刘禹锡不仅将
诗情与画意揉在一起，而且把诗当作有声画来

描绘。身处巴蜀而有被弃置感的诗人，吴地民
歌对其具有抚慰心灵创伤的精神魔力。特别是
当他身处异地而听到极其熟悉的南方民歌时，

自然而惹动身世之感的“情”与“怨”。“一曲南
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行》) 。
《采菱行》原本就是江南民歌，相和歌辞，诗人
灵心善感，远在流地，听到南音而情动于衷。
“一吟相思曲，惆怅江南春”( 《酬令狐相公亲仁
郭家花下即事见寄》) 。“相思曲”原名《懊侬
歌》，属乐府清商曲辞中吴声歌。“南人上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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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竹枝词九首》其一) 。
一曲南音，令其驻足而听，心为之怦然，神为之

飞越。南音无限感染力，一个“动”字，而异乡
北人之神色全出矣。
大历、贞元时期在吴中诗人中已形成一股

学习民间杂言令曲的新风，从而直接影响了与

吴中文化有深刻渊源的刘禹锡。因为自小熟悉
吴声，他对吴吟特别敏感，能从其他地方音乐中

辨认出吴声来。《历阳书事七十韵》称和州“本
吴风俗剽，兼楚语音伧”，即刘禹锡识辨出和州
兼具吴楚两地特征。他在《竹枝词九首并引》
中提到:“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
吴声。”著名曲学家任半塘在《唐声诗》中指出:
“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
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
传唱。”①刘禹锡以“竹枝词”为题，新制其词，别
开生面，被东坡誉为“奔轶绝尘，不可追也”②。
黄庭坚也评论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
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③翁方纲甚至说刘禹
锡“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④。
( 三) 刘禹锡借吴地说事的自觉

香港学者邓中龙说: “唐代的七绝诗，发展
到中唐，或者也可以说是发展到刘禹锡手上，七

言绝句这个工具，才说得上是开始找到了适合

的题材。这题材，如果用最简单的字眼来说明，
那就是‘咏史’。”⑤尚永亮说: “在元和逐臣中
以咏史、怀古而独占鳌头的，不是韩愈、白居易，
也不是柳宗元，而是‘以气为主’、‘用意深远’
的刘禹锡。刘的咏史、怀古之作，不仅数量多，
而且写得好，意悲境远，感慨无端，调响词练，高

华深稳，在中唐诗坛洵为大家。”⑥刘禹锡的咏
史作品为“三十七题，四十三首，在主题开掘、
深化以及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⑦。

其中大半是借吴地说事的，重要作品如《金陵
五题》( 《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
《江令宅》) 《金陵怀古》《台城怀古》《姑苏台》
《西塞山怀古》《韩信庙》等。他这些怀古诗，巧
用吴地物景，借古鉴今，将地志与咏史完美相结

合，从纯粹单一的咏史转变为古迹的凭吊，反映

了他对历史兴盛衰败的独特而深刻的体悟，发

人深省而震灼古今，其《石头城》甚至被沈德潜
评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山围故国”一诗
“气象稍殊，亦堪接武”⑧前贤。
宝历二年 ( 826 ) 冬，刘禹锡由和州返回洛

阳，途经金陵，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的冶城遗

迹，拿金陵说事而成《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
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
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
听。”《瀛奎律髓汇评》中纪昀道:“叠用四地名，
妙在安于前四句，如四峰相矗，特有奇气。若安
于中二联，即重复碍格。”⑨“冶城”“征虏亭”
“蔡州”“幕府山”是四个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四
个著名的可以用来说事的历史陈迹，诗人借此

以形象地表达对兴废盛衰的古今变化的感慨，

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而示警当世，提出了

“兴废由人事”的卓越见解。组诗《金陵五题》，
则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
江令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
“兴亡”这一核心主题。借古喻今，借题发挥，
情景事理融为一体。正如吴汝煜、胡振龙所说:
“由于作者是一个精通历史的哲匠，他当然会
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用历史的线索贯串起来，借
助历史的外衣，把自己暂时受挫的强烈的时代

使命感包裹起来。透过诗中，读者仍可触摸到
诗人那颗孤愤激烈之心的律动。”瑏瑠

写于长庆四年( 824) 的《西塞山怀古》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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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陵怀古之冠”。此诗颇受历代评家好评，
堪称唐人怀古诗中的经典绝唱，“似议非议，有
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

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自然压倒元、白”①。刘
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乘舟东下，途经

西塞山，即景抒怀。俞陛云说: “余谓刘诗与崔
颢《黄鹤楼》诗异曲同工。崔诗从黄鹤仙人着
想，前四句皆言仙人乘鹤事，一气贯注。刘诗从
西塞山铁锁横江着想，前四句皆言王濬平吴事，

亦一气贯注。非但切定本题，且七律能四句专
咏一事，而劲气直达者，在盛唐时，沈佺期《龙
池篇》、李太白《鹦鹉篇》外，罕有能手。”②前四
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
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有三句写到金
陵，铁锁与石头，更是诗人借以说事的吴地物

象、历史遗迹。诗的前四句，交代了这场战争的
指挥者、进军路线、作战方式、突破江防的经过
及吴主出降的情形，在怀古的内容中寓有深意:

一个政权的巩固，靠的不是地形的险要，而是人

心;失去人心，任何其他防御工事都形同虚设。
为后四句的议论张目设势，笔调嘲弄，锋芒直

指。“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
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后四句描写
与议论结合，亦事亦议，典事物象与议论抒发并

行。山形依旧，寒流常枕，然往日的军事堡垒，
却已荒芜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英雄霸业，荡然

无存。格意奇高，骨气端翔。落句情语，尤堪叫
绝。诗人婉言规劝，情感沉郁感伤，既精警动人
又含蕴无穷的美学效果。
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是继李太白之后的又一

个高潮，而将咏史诗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也

奠定了刘禹锡的诗坛地位。他将实地、古迹、现
实与此在情感杂揉融合，触景生情，抚今思古，

借史咏怀。这种以生命短暂、天地永恒、历史无
情为主题的怀古，把个人命运的感喟转变为沧

桑之叹，以历史之感代替一己之忧，使怀古诗的

诗美与哲理和谐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吴地对刘禹锡诗美取向形成的意义

瞿蜕园先生认为，刘禹锡的诗歌“早年纵
迹足以决定后来之成就也”③。我们以为，此论
除了说其深受江南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是说

其此时期幸得皎然、灵澈等人的点拨。刘禹锡
的“早年纵迹”也决定了他日后诗歌创作的美
学取向。而刘禹锡的诗美取向，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考察: 一是其俊爽诗风; 一是其取境

的诗论。
刘勰曰: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
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④地域在文学风格
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罗宗强先生说:
“不同的景色，事实上是一次次地在记忆里印
上画面，长期的积淀，自然画面的美的类型便在

记忆里形成了一种信息定向。这种信息定向在
审美过程中以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

的基础。换句话说，左右着审美趣味。”⑤可见，
自然环境对诗人的审美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力。“吴地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艺术
上，表现为秀美细腻，与北方的粗犷豪健、中原
的淳朴敦厚，殊为不同。”⑥刘禹锡在《刘氏集略
说》中也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
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
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

耳。”⑦吴地山水，以及六朝对吴地山水描写的
美学形态以及诗美趣尚，对刘禹锡发生了深刻

的影响，形成了他诗歌中蕴含六朝美学元素的

风格特征。于《吴兴昼上人集序》曾评价刘
禹锡早年的诗学导师皎然的诗作“极于缘情绮
靡，故词多芳泽”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皎然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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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风雅又追求绮丽的美学主张，代表了中唐

前期的诗观。皎然公开为齐梁诗歌辩护，反驳
陈子昂的“道弊五百年”论，表现出肯定齐梁绮
丽诗风的态度，他指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
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①。其
《诗式》中提出了“四不”、“四深”、“二要”的风
雅观，即“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 力劲而
不露，露则伤于斤斧; 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

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气象氤氲，
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

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要力全
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②。皎然所提出
的这些风骨兴象同兼的创作原则，是对盛唐诗

歌的总结，是按照盛唐诗歌总结出来的诗学

理论。
真正的盛唐诗歌，是非常重视对六朝精华

的汲取，即便是口口声声讨伐齐梁绮靡的李白，

其诗中也表现出积极汲取齐梁营养的种种迹

象。而自小长成于吴地的刘禹锡，受江南文化
的浸渍而趋向于趣尚清俊绮丽，则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了。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中说: “自
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
‘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
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
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
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寖

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
寂寥无纪。”③刘禹锡以安史之乱前后作比较，
乱前“因之”，而乱后“不暇”; “国朝因之，粲然
复兴”，而“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寖
息”。因此，他对董侹能够“因故沿浊，协为新
声”而特别欣赏。这里“因之”的“之”，即指代
建安以来的诗歌传统，应该是包括齐梁诗风的。
事实上，古人早就认为刘禹锡的诗风酷似六朝。
譬如方回称刘禹锡的《柳絮》“流丽可喜”( 《瀛

奎律髓》卷 27 ) ; 谢榛说刘禹锡《竹枝词二首》
( 其一)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二
句“措辞流丽，酷似六朝”( 《四溟诗话》卷 2 ) ;
钟惺说他自创新题乐府《淮阴行五首》“极似六
朝清商曲，的是音响质直”( 《唐诗归》卷 28 ) ;
贺裳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刘禹锡“五言古诗，多
学南北朝”( 《载酒园诗话又编》) ; 陆艺香说
“梦得诗如《棼丝瀑》、《秋萤引》、《生公讲堂》、
乐府绝句《杜司空席上》诸作，宛有六朝风致”
( 《问花楼诗话》) 等。刘禹锡诗清俊明丽，明眼
者见出其学齐梁的迹象。王夫之说刘禹锡的七
绝“宏放出于天然”④，瞿蜕园则认为此论“亦实
足以概其全体”⑤。意思是，刘禹锡的宏放，不
仅仅是他的七绝，而是其诗的全部，是其诗歌的

主流风格。天然中而见宏放，是吴地赋予刘禹
锡的特有精神气质与诗歌美色。“天然”是其
诗之本色，是其诗的清新一面，也是其描摹景物

的清丽可人的长处与特征; 而“宏放”，则是一
种豪健高扬的人文力量，是一种“雄浑老苍，沉
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⑥的艺术特质，源自
于诗人坚毅高洁而饶有豪猛之气的人格内蕴，

源自于诗人傲视忧患而理性沉思的批判精神，

源自于诗人迎接苦难、超越凡俗的乐观精神。
因此，即便是《竹枝词》民歌吟唱，也有“长恨人
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的怨恚。一方面
是俊爽清新、绮丽婉转，一方面是雄浑老苍、骨
力豪健，二者合兼，合气骨、情致为一体，熔清
丽、含蕴为一炉，形成彼此相关的通融，才是刘
禹锡诗歌的真正面目。因而，“其诗气该今古，
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
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⑦，其“发为歌咏，形之
诗什，感慨沉郁，跌荡诙诡，上追杜陵，近媲昌

陵，可惊可喜，可歌可泣，承风气之已开，而健笔

有凌云意焉。”⑧这种评论亦非过实之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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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作品，写得昂扬高举，格调宏放，风情俊爽，

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具有一种振衰起废、
催人向上的力量。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 26《跋刘梦得

〈三阁辞〉》云: “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
篇，诗优于它文耳。”①吴乔《围炉诗话》卷 3 说:
“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②乐府小章
优于大篇，是事实;佳作多成于流地，也是事实。
刘禹锡在贬谪地的诗作，新鲜活泼，清新优美，

真实地反映民俗，倾注了他浓烈的吴地恋情，而

这种美学趣尚也正反映了吴地山水和文学传统

对他的深刻影响。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是中唐乃至唐代

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篇诗学文献，刘

禹锡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境生于象外”的诗
学命题。文中有两段话很精彩: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

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
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 义得而言丧，故

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刘禹锡论诗取境、以有境为高的诗学思想，

明显地深受皎然诗学思想的影响，是皎然诗学

思想的延续。刘禹锡深得诗人、诗歌理论家皎
然的真传，深刻顿悟到诗歌言与意、词与旨的关
系，继承和发展了皎然的取境说。皎然最大的
贡献即是诗歌的取境说，其《诗式》云:“取境偏

高，则一首举体便高; 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

逸。”③他在《答俞校书冬夜》中亦曰: “真思在
杳冥，浮念寄形影。”④皎然非常重视这种来自
创作主体的心境，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是诗人

的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刘禹锡在此“纪”以
及其他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理念，与皎然

《诗式》中的“采奇于象外”、“情在言外”、“旨
冥句中”以及“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
可遏，宛如神助”等观点一脉相承，是其诗从皎
然的结果。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
送归江陵并引》⑤中还提出“因定而得境”论，诗
人云:“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
有所泄，乃形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
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刘禹锡的文章
中也多次提到“境”字，他的意境说，拓展了中
国传统诗歌审美的广度与深度，也成为皎然与

司空图诗歌理论的中间桥梁。司空图则对诗歌
审美特质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升华: “思与
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与王驾评诗书》) ;
“味外之旨”“韵外之致”( 《与李生论诗书》) ;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与极浦书》) ; “超以
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⑥等等，
以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

的特殊审美规律的理论概括，标志着中国古代

“意境”说的确立和理论的成熟。而在“意境”
说的形成过程中，刘禹锡成为从王昌龄到司空

图的重要过渡。

责任编校: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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